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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污秽的动物……它们具有冰冷的
身体、暗淡的体色、软骨的骨架、不停转动的眼
睛、难闻的气味、刺耳的叫声、肮脏的栖居地以及
可怕的毒液……因而造物主没有尽力去造出太
多的这种动物……”瑞典博物学家卡罗勒斯·林
奈在其著作《自然系统》中给两栖动物贴上了许
多令人讨厌的标签。

然而，这些动物对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中
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团队来讲却可爱至极。

“它们是大自然的朋友，帮助人类清理害虫，平衡
生态、指示环境。”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费梁研究员
与两栖动物打了 53 年的交道，在他的带领下，团
队历经半个世纪潜心研究，首次完成了国家级两
栖动物物种编目，全方位展示了各物种的生物学
信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由此获得 2014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三代接力

1961 年，费梁和叶昌媛从四川农业大学畜牧
专业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成都农业生物研究所（现
在的成都生物所）工作，后来结为夫妻。刚入职，
所长黄国英便给他们下达任务，到四川医学院工
作，师从刘承钊院士和胡淑琴研究员研究两栖动
物，随时准备回所接班挑大梁。

费梁和叶昌媛开始大量阅读相关文献资料，
自学动物分类学、胚胎发育及脊椎动物比较解剖
学，并通过野外采集、整理和鉴定标本，快速对两
栖动物有了直观认识。两年后，费梁夫妇已可以
独立开展工作。随着对两栖动物的分类鉴定、生
活习性、地理分布等基础知识的熟悉和集累，费
梁开始慢慢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

“刚开始只是想做个好学生，突然有了干好
这项事业的冲动。”费梁暗暗为自己定下了一个
目标，不仅要继承老师的衣钵，更要在学习和实
践中有所突破和不断创新。

“文革”期间，所里许多科研工作都停了下
来，但费梁和叶昌媛却一直坚持边学习边科研。
上午政治学习，下午躲进办公室跟着老师学解
剖。功夫不负有心人，费梁在蛙类外部形态、骨骼
解剖、胚胎发育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他和团队
编写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在上世纪 80
年代还是业内人士野外考察的必备工具书。

1990 年，有了近三十年知识储备和科研实践
的费梁在传统蛙科和小鲵科高级阶元的分类方
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开拓性地打破持续近一个世
纪的传统蛙属旧的分类系统，建立和完善了引起
全球同行广泛关注的新分类系统，其中包括发表
两个新亚科，10 个新属（新亚属）和一些新种，并
恢复多个属名。

1993 年，费梁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
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等的资助。随着课题的增
多，人手开始捉襟见肘。彼时，研究室正筹划着恢
复招收研究生，江建平和谢锋被费梁夫妇收至门
下研究两栖动物。

作为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的主研者，费粱夫
妇、江建平和谢锋先后发表了多个新属和新种，
编撰了《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检
索及图解》《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并
在小鲵科、蛙科、叉舌蛙科、角蟾科等类群系统发
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成绩。

忘我付出

半个世纪以来，三代研究者几乎走遍了全
国各省区市。通过野外调查，团队获得了大量一
手资料，测定了 1.1 万余号标本，获得了 17 万
余个形态量度数据，新增标本 4 万余号、组织样
本 1 万余号。不仅丰富了成都生物所馆藏标本，
完善了资源数据库建设，还为学科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每年，团队都会花上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野
外调查。“90 年代之前野外调查最大的困难集中
在吃、住、行。”费梁回忆起 1962 年在二郎山的一
次科考，每天要上下山两次，来回 30 多公里。由
于饥饿，费梁和同事在爬山途中累得虚脱，一点
力气都使不上来。

情况更糟糕的是，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还得
自己背着行李徒步到达采集点，白天熟悉环境，
晚上再捉动物，正常返回通常都在晚上 12 点以
后。回到驻地，费梁和同事还要将采集好的标本
处理好再睡觉。在海南大里村科考时一天最多只
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外出是为了工作，再艰苦都必须坚持。”
费梁说，还有一次，他和同事靠着一床毛毯在
西藏波密露营了 10 天。那些日子时断时续下
着小雨，离开的时候，费梁扯掉毛毯，发现他俩
的体温把地面烘干了一大块，其余地方还是湿
漉漉的。

其实，不止野外调查，室内研究也会有许多
无法想见的困难。由于骨骼对定义种以上高级阶
元，了解动物的骨骼结构，对探讨动物亲缘和遗
传进化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动物解剖
成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的蛙仅有拇
指大小，其骨骼比大头针还细，费梁曾连续几个
月在双目解剖镜下工作，并手绘解剖图，结果导
致眼球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修复好后费梁又迅速投入工作，他把
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动物志（两栖纲）》的编写。

“即使视网膜有再脱落的风险，我也不能停止工
作。”费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编写动物志是
老师的遗志，他有责任坚持完成。

累累硕果

2006 年至 2009 年，《中国动物志（两栖纲）》
的上、中、下卷相继出版，这本凝聚了三代人心
血的专著，第一次最全面、最系统记述了我国已
知的全部两栖动物物种，并以大量图片全方位
展示了它们的物种特性，成为我国两栖动物资
源的“国情报告”。

曹文宣院士等国内专家学者称，两栖动物志引
起了全球两栖类的分类革命，提示了后续研究的方
向，也是促进研究发展的基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Ananjeva Natalia 则表示，该著作权威性地展示了中
国的两栖动物，在推动世界两栖动物的研究及其相
关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费梁介绍，三代人所做的科研工作主要集
中在区系调查与分类研究，专科专属的系统发育
研究以及两栖动物国家级编目。“我们在师承两
栖动物区系和生活史研究基础上，从解剖、胚胎、
行为、生态、生化电泳等方面对两栖动物进行了综
合研究，提出了若干创见。”费梁说。

该项研究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
准和分类体系，揭示了我国两栖动物丰富的多样性
和科属间的系统发育关系，阐明了东喜马拉雅—横
断山区及中国中部山区是我国两栖动物的形成和
分化中心，并构建了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判定标
准，为两栖动物系统与进化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发
展奠定了重要分类学理论与方法基础。

目前，这些成果已广泛用于环保部门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制定、物种现状评估，各级渔政
部门的保护与管理和行政执法，海关和林业公安
执法检查，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为两栖动物
的物种鉴别、种群现状的了解及其保护等多方面。
尽管该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但费
梁夫妇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依旧延续着退休后
的两点一线生活，每天在办公室从早上 8:30 一直
工作到晚上 8:30。而作为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研
究室副主任的江建平也在为未来谋篇布局。他计
划着为我国两栖动物物种建立起完整的生命之
树，并将两栖动物区系分类、系统发育、行为生态、
结构功能等研究推向深入。

土壤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优秀科技人才的成
长，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的成长又推动了土壤
科学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科院南京土
壤所（以下简称土壤所）已逐步发展成为在土壤
科学领域研究实力雄厚、分支学科齐全并在国
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和高级人
才培养基地。

土壤科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从老一辈科
学家开始，十分注重从工作实践中培养和选拔
优秀人才。众所周知，一个合格的土壤科学研究
工作者必须通过“二关”，首先是野外考察关，即
掌握野外工作的方法及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能
力；其次是实验技术操作关，即熟练掌握实验室
整套土壤分析测试技术。

自成立以来，土壤所通过接力式的方法，造
就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早在上世纪 50 年
代初，由李庆逵先生亲自带领数十名年轻人，赴
华南开展以橡胶等热带作物宜林地及红壤综合
利用为主的土壤调查；由马溶之先生亲自带领
数十人开展黄河、长江流域大规模的土壤调查；
由朱显谟先生带领开展西北黄土地区的土壤调
查；由宋达泉、曾昭顺先生带领开展东北地区的
土壤调查；50 年代中期，由熊毅、席承藩先生亲
自率领 600 余人（其中包括提前从多所大学录
用的 100 名大学毕业生），在华北平原、银川平
原、内蒙古河套平原 2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开展
历时三年的土壤调查。

通过这些大型调查任务以及以后长期的工
作实践，土壤所不仅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更重
要的是为研究所及其他科研或基层单位培养和
选拔了一大批年轻优秀人才，为土壤科学的发
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中有不少人很快就成为某一分支学科的
创始人或学科带头人，是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和知名度的土壤科学家，有的成为院士、博导、
突出贡献专家和院、省劳模，有的还在国际学术
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

优秀人才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继《中国
土壤》之后《中国红壤》《中国氮素》《中国磷矿的
农业利用》《中国水稻土》《中国土壤资源》《中国
盐渍土》等一系列重要专著的相继出版，充分凝
聚了这一代土壤学家的心血并体现了他们科研
工作的成就。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在这一代土壤科学
家的带领下，土壤所承担了诸如黄淮海平原综
合治理、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红壤改

良和综合利用、太湖高产水稻土
的培育等重大科研任务，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封丘、红壤、常熟、
秭归等农业生态实验站，一大批
上世纪 60 年代参加工作的中年
和部分年轻同志能得到成长的
机会，他们长期深入第一线，进
行了大量的调查、试验研究和室
内分析测试，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和资料，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科研
任务，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获
得中科院、国家较高等级的奖，
还锻炼和培养了又一代土壤科
学工作者，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
又有新的一代（也可谓之土壤科
学的第三代）成长为各个分支学
科的负责人。

上世纪 50 年代末，土壤所
招收了一大批高、初中及中专毕
业生，面对他们基础差，缺乏实
际操作能力，一方面给其补习专
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将他们分配
到各野外点、队或各个实验室，
在老同志的指导下，在实践中进
行锻炼。经多次筛选，留下的 70
多人，曾是土壤所实验技术中的
骨干力量，他们曾为土壤测试手
段的改进和测试方法的更新作
出了重要贡献。

科研队伍曾一度出现断层，
1978 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
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一批硕士、
博士毕业研究生，有国内培养
的，有国外学成归来的，有从国
内外招聘吸引来的。他们具有高深的理论基础，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经过多年实践工作的
锻炼，加上当时国家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他们
成长很快。如今，他们很多已是各分支学科带头
人，科技创新团队的主体，承担着诸如“863”

“973”等重大科研任务，土壤科学后继有人。
历史经验证明，要培养和造就一批年轻优

秀的综合性人才，必须到工作实践中去摸爬滚
打，积累工作经验，丰富感性知识，提高亲自动
手的能力，以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的治学精神为
榜样，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选自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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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治愈办法”———3000 多年前的古埃及
人这样描述面对癌症时的无助，由于现代医学手
段也无法根治这种恶疾，这个悲观结论一直延续
至今。而且，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放疗与化疗，传
统的治疗手段都会严重破坏机体的免疫力，很多
人即便躲过了癌症的困扰也无法重新拥有健康
的体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球的研究人员正致力
于研发具有更好的特异性、从而更准确地打击癌
细胞的潜在药物。与他们不同的是，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研究员陈春英正在另辟蹊径———用纳米
技术治疗癌症。

走进纳米的微观世界

1996 年获得华中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医学博士学位后，陈春英开始了她的科学征
途：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并留所工
作，其间到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诺贝尔医学生物
化学研究所做了一年博士后，2006 年她加入中科
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高效低毒抗肿瘤纳米
药物的研制及其作用机制，还包括典型纳米材料
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核分析
与同步辐射技术及组学技术用于生物体系纳米
颗粒暴露和效应标志物的研究以及易感人群环
境污染物长期暴露的分子毒理学研究等。

在陈春英的纳米世界里，进入纳米尺度的材
料不仅能够作为载体、把抗癌药物运送到肿瘤部
位，还可以直接作为药物，精确打击肿瘤细胞。

但是，当这些极其微小的颗粒进入细胞后，
会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面对记者的疑
问，陈春英解释说，她和她的同事们正是从纳米
材料的毒理性质入手，在分子、细胞和动物机体
这三个层面，分别研究了纳米材料可能以什么方
式，引起什么样的生理效应。她发现，纳米颗粒的
大小、组成、形状、颗粒表面的修饰物等多种因
素，都是决定纳米材料是否安全、有效的关键因
素。这些成果为纳米药物的开发和应用建立了良
好基础，也让陈春英入选美国汤森路透公布的
2002~2012 年“全球高引用科学家”，成为药理学
与毒理学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 133 名科
学家之一。

在安全性基础上，陈春英和她的团队在利用纳
米材料治疗癌症上取得了很多重要突破。比如，有
一种被他们称为“金棒”的纳米金材料，不但可以作
为抗癌药物的载体和 CT 成像时的对比剂，还因为
能在近红外领域吸收很多热量而具有热疗作
用———相比于正常细胞，肿瘤细胞对温度更加敏
感，42℃左右的温度就能杀死大多数肿瘤细胞。这
项研究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可以将热疗药物、药物
载体和 CT 成像对比剂统一在同一种材料上。

另外，在研究富勒烯时，她们意外地获得了
一种含钆的新型纳米材料，能够抑制帮助肿瘤细
胞侵袭的一种蛋白质的活性，因此可以阻止肿瘤
细胞转移。这让人们首次意识到，纳米颗粒不仅
可以作为载体，还能直接作为药物治疗肿瘤。

让癌症患者更有尊严地活下去是陈春英团
队的使命，团队通过破解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上游
调控机制，将已有药物从实验室推向市场。除此
以外，她还积极将纳米研究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
域，甚至包括探索工作场所、空气污染物中超细
颗粒物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曲径通幽 甘之若饴

陈春英开朗健谈。也许，科学的种子在她按
照爷爷的要求背着古诗却在父母潜移默化的熏
陶中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种下；也许，科学的幼
苗在她为备战中学化学竞赛而拥有全天使用学
校实验室的特权时就已经发芽；也许，科学的幼
苗在她接受导师指导为本科毕业论文在肿瘤医
院潜心工作半年时就已经长大。现在，她总能在
静好的岁月中找到更美的风景：从科学中发现和
享受美好，面对远大目标时“望峰息心”，深入微
观世界时“窥谷忘返”；在闲暇时细品清茗，研习
瑜伽，用儿时开始接触的曼妙诗文平衡着生活，
并驻足流连，沉醉其中。

“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科学挺有意思的！”伴
随陈春英一路前行的，正是探索与发现的乐趣。
在她 25 人的团队中，有 18 位年轻女性，她希望
更多的年轻女性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陈春英凭借在新型纳米材料的构建及其在
纳米生物医学领域的突出成果获得第十一届中
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她在国际一流 SCI 刊物如
Nature Method 等发表论文 146 篇，论文他引
3419 次，H·Index 为 34，主编中英文专著 3 部。
201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排名第 2），
2014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入选 2014
年全球高引用科学家（中国仅 142 人），是中国大
陆入选的 5 名女科学家之一。

“如果钟情科学且能矢志钻研，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卓越的科学家。”陈春英说。

陈春英的纳米“蹊径”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

科研：新常态下的新规则
姻彭思龙

到了年底，各种总结会、评估会、验收会
纷至沓来，在参加这些会议的过程中，既可以
感觉到静悄悄的变化，又可以发现依然存在
的问题。

如今，我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过程，发
展速度和模式将进入新常态。对于科研来
说，紧随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将带来新的变
化，形成新的规则。未来的新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预期未来的某种显著的变化呢？

对于处于科研体系中的个人来说，我们
需要认识到未来的变化，否则还按照过去若
干年的做法将得不到好处，甚至将得到负面
的结果。

新规则一：由量到质
在中国科研发展的快速道路上，SCI 指

标是一道风景线，由于缺少过硬的世界级成
果，众多科研人员为了能够区分三六九等，
拿出来一个评价指标，就是所谓的 SCI。

不可否认，能够在高质量刊物上发表论
文，起码证明一种基本的科研实力，具有一
定的评估价值，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即
便发表了几百篇 SCI，也不代表其科研就真
的为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科学界已经从 SCI 的数量转移到
论文的 SCI 引用上，甚至看引用的评价。这
些都是缓慢变化的迹象，未来的科研成果将
从数量转变到质量的核心。

当然，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质量始终会
是一个世界难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只有
那些推动了世界发展，产生了理论上的重大
推动，或者产生重大的技术进步，或者产生
重大的社会效益，这样的成果或许才是我们
真正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一个科研人员贡
献的标杆。

新规则二：由虚到实
在 SCI 大旗的指引下，为了多出文章，

大多数科研人瞄着短平快的科研领域和热
门话题，不断地用最快的速度发文章，导致
大量的科研成果为快餐式的成果。

这些虚的科研作风必须得到有效的改
善，变抢着发文章，到迫不得已才发文章。当
大多数文章讨论的内容不再是别人的热点，
而是自己实实在在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时候，我们的科研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这种从很虚到脚踏实地的趋势逐渐明
朗，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质询，你的成果
有什么用。对了，能够说清楚用处的成果或
许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成果，而不是那些只
能用来数数的成果。

新规则三：由散到系
跟风带来的结果就是科研很散。因为科

研热点从来就不喜欢稳定，大多数时候，科
研热点每一两年一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
科研内容不断变换，每一个点都是当时的热
门，最终导致科研成果的分散。分散的成果

看起来不成体系，说起来也没有说服力，即便
数量不少，也无法说明白其价值。

这种多而散的科研习惯需要改变，因为
这种科研习惯从来不会解决真正的问题。当
我们真的认真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往
往需要多方面考察问题，于是科研成果必然
表现为体系性。不成体系的科研成果只能是
蜻蜓点水，不会有真正的价值。

新规则四：由跟到创
跟风是我们一直诟病的科研作风，但是

对于我国薄弱的科研基础和社会氛围，这是
个不可绕过的必经阶段。我们通过跟风来学
习如何做科研，做好学徒是过去我们的主要
任务之一，但是不能一辈子都当学徒，必须
要从学徒走向独立，而独立的表现就是自主
创新。

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考察一个科研人
员是否在自主创新，能否提出新问题、新理
论、新方法，这些都是自主创新。那些靠做别
人的课题的科研不能得到好的评价。

当然，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已经习惯了当学徒的人，不管是从
心理上、能力上，可能都不适应真正的独
立自主。但是这恰恰给后来的年轻人带来
机会，他们需要真正的独立自主，走跟前
辈们完全不同的路，或许他们能开辟中国
科研的新天地。

新规则五：由假到真
过去我们的科研成果不能说是毫无瑕

疵的，很多科研成果存在弄虚作假、过度包
装、自我吹嘘等现象，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
也永远不会变成真。当一切的科研游戏喧闹
稍微冷静之后，我们回头才发现，在科研界也
同样出现种种不好的现象，鸡毛同样满地。

未来需要真东西，因为科研共同体的整
体素质提高了，科研人的欣赏品位提高了，必
将从假的泥潭里脱身。处于做假的状态中不
是个好滋味，心理也不健康。未来就需要那些
有底气的人，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豪华的人。
这样中国的科研才不至于堕落。

新规则六：由小到大
我们的科研视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西

方，几乎所有问题的原始提出都不是我们自
己，我们总是在别人的眼光中进行所谓的科
研，得到的科研成果除了能够说发表在较好
的杂志上（实际上这是对好的鼓掌者的一种
鼓励）之外，实在乏善可陈。

我国的科研在未来很大程度上会走上新
的路，形成新规则。科研成果会从量走向质，
从虚走向实，从散走向系，从跟变到创，从假
变为真，从小变到大。这样的前景我们乐见，
但是为了迎接这样的前景，我们可能要做的
事还很多。一切都从脚下的路开始，不断地思
考，不断地积累，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希
望。 （作者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杂谈

人物

“中 国 两 栖 动
物系统学研究”团
队 获 得 2014 年 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五十载耕耘结硕果
———记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团队

姻本报记者彭丽

陈春英


